
分⼯明確，陣容強⼤。除了
⽼王和阿宏，這⾥有個每次
炒菜都在⿐孔⾥塞著棉球的
⾹港⼤廚，有⼀個專管鐵板
燒的福建⼩夥⼦風流阿標，
⽽阿鋒則不知是哪⾥⼈。這
個阿鋒是僅次於⾹港⼤廚的
⼆廚，是⼀個中國來的約莫
三⼗左右的男⼈，他個頭不
⾼，瘦⼩精⼲，聽說他在中
國時還當過兵，是⼀個⾮常
能⼲的廚房把式。在我的
印象⾥，阿鋒穿著條紋T恤
衫，寬⼤的深⾊褲⼦，好像
是⼀個不⼩⼼，他突兀地空
降到這英國中部⼩鎮的粵菜
館來炒菜的。

阿鋒和我之間本是沒什
麼交流的，但是我作為⼀個
假期專職在餐館打⼯的留學
⽣⼩妹，有些可以在語⾔上
順便幫忙的地⽅。有⼀⽇中
午，阿鋒問我，能否幫他到
鎮上的銀⾏⾥開⼀個銀⾏帳
戶，對於這些可以幫到的要
求，我⼀直是能幫則幫的。
因此，我和阿鋒，帶著他唯

⼀的⼀個⾝份⽂件，去了鎮
上的銀⾏，順利地開辦了他
的銀⾏帳戶。⽽當我們回到
餐館，幫廚團隊的其它⼈，
當得知阿鋒順利地開辦了銀
⾏帳戶，不知道為什麼都有
⼀些⼩⼩的激動。於是好⼏
個餐館幫廚之類的夥計們，
也紛紛要求我和他們⼀起去
開通銀⾏帳戶。於是，隔了
⼏⽇之後，我和起碼三、五
個⼀起去銀⾏開他們的個⼈
帳戶。

事情是⼗分奇怪的。當
我們⼏個⼈⼀起去了同⼀家
銀⾏，那位有著灰藍⾊眼睛
的年輕的⾦發銀⾏⼩姐，看
到⼀擁⽽⼊的我們，⼏乎是
不假思索地，同時拒絕了我
們所有⼈開通銀⾏帳戶的要
求。她似乎都不⽤看每⼀個
⼈帶來的⾝份⽂件，只是乾
脆俐落地拒絕了這些滿懷希
望想要開通個⼈銀⾏帳戶的
我們餐館的同事們。可以想
見的，滿懷希望的我們，失
落不已地從鎮上的銀⾏灰溜

溜地回到了帝皇閣餐館的員
⼯宿舍。

過了⼏個星期，由於當
時作為留學⽣的我，只想在
開學之前的假期做兩個⽉的
全職餐館⼯，⽽帝皇閣的
⽼板，是要找⼀個長期在餐
館⼯作的⼥侍應，抑或是，
我上桌收盤⼦的速度並不夠
快。嫺熟的餐館⼥侍應，應
當像新來的馬來西亞姐姐，
⼈苗條周正又⼗分利索，收
盤⼦的時候可以把盤碗⼀路
疊到⼿肘處，那才是⼀個熟
練⼥侍應需要有的素質。反
正，⼏個星期之後我就被帝
皇閣辭退了，當時我們其它
的同事們，個個都在。

那天，阿鋒、阿標、阿宏
還有好⼏個餐館的⼈，他們
每個⼈⼿⾥拎著⼀個⿊⾊⼤
塑膠袋，⾥⾯盛放著⽑⼱⽛
刷⾐物等，送我去⽕車站，
我們浩浩蕩蕩地，又⾛到了
Leamington Spa的主街上。
⼀直以來，我們這群在帝皇
閣打⼯的⼈，都是晝伏夜出

的，忽然間我們就這樣有
⽓勢地，⼀⼈拎著⼀個巨⼤
的裝有我的各式雜物的⿊⾊
大塑膠袋，浩浩蕩蕩地⾛在
街上。這個時候，似乎是順
理成章的，⼀輛車鳴著響亮
的喇叭，⼏乎是緊貼著我們
這群⼈，呼嘯⽽過，與此同
時，我曾經的同事阿鋒，好
像不假思索地，對著那輛呼
嘯⽽過的車，豎起了中指。

“世華”前傳
這一切要從“世華”說起，就

算是一個小小的“引子”或曰“前

傳”吧。“世華”是“世界華人作

家筆會”的簡稱，是五年前從法國

南部開始的一個跨洲華文作家筆會

交流加旅遊觀光活動，當然也可以

簡單粗暴地理解為“文化旅遊”。

第一屆南法筆會我沒去，我是第

二年跟著朋友加文友山林夫婦，一起

去的第二屆溫哥華筆會，順路在夏威

夷停留了一下遊玩了幾天。第三屆

筆會在海南我也去了。本來我就是個

純“打醬油”的，諸事不操心，又可

以旅遊，又可以聽聽文學交流，還

可以交上一兩個談得來的朋友，找到

了平時生活一地雞毛之外的“詩與遠

方”，何樂而不為呢？

就這樣打了兩次醬油之後，順

理成章地認識了世華主席兼老闆胖

輝。老闆就是老闆，所有成功過的

老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有識

人善任的“火眼金睛”。

胖輝說，海南之後我們世華會去澳

洲，你能幫著定個行程搞個計畫嗎？

哇塞！澳洲是我的家啊，我在澳

洲待的時間比我在第一故鄉還長，

而且我對“吃喝玩樂”一直懷有極

大的熱情，甚於我的寫作熱情。於

是我隨手杜撰了一個“雙城”計

畫，墨爾本加悉尼，順道遊覽坎培

拉。胖輝一看，哎喲！這計畫不錯

可行，那就由你來操持一下澳洲筆

會的吃喝拉撒吧！

於是我從“打醬油”的“小透

明”，飛升變成了“操盤手”。為

了讓世界各地不辭勞苦飛了十幾、

二十多小時來到“地球下端”——

澳洲的華文作家們有好的體驗，為

大家呈現一個最好的悉尼和墨爾

本，我還真認真地動了不少腦筋，

有時甚至比我做自己的小生意還認

真。因為我自己的生意只需對我自

己負責，並且照顧好我的小團隊就

行了，而組織世華，則要對世界各

地來的百十來位性格習慣思維“奇

形怪狀”的作家們負責任哪！

其中我想出來的一個特別節目

就是“藝術品拍賣”，目的是為筆

會籌款。我首先說服了墨爾本藝術

家、作家子軒，她是第一個答應支

持我的朋友。後來又得到了很多澳

洲其他華人藝術家、本土西人藝術

家的支持，他們慷慨地捐贈了十

幾幅畫作，加上參加世華的文友們

的慷慨解囊踴躍競標，讓拍賣出乎

意料地成功。畫家王蘭的油畫《和

諧》獲得了全場最高競標，帶領拍

賣達到了高潮。

這裡我特別感謝一下來自巴黎的

作家、歷史學家陳超英的支持，他

一個人拍下了三幅藝術品，占所有

拍賣額的半壁江山！

好了，下屆筆會我們去歐洲巴賽隆

納，去坐地中海遊輪，胖輝說。

太好了！去巴賽隆納就讓西班牙

作家來操持吧？我可以幫忙找找遊

輪，別的我就不管啦！

結果遊輪定下來之後，我們發

現，報名上游輪的很多是澳洲的華文

作家，幾乎也占半壁江山。為了讓我

們的澳洲作家萬里迢迢飛去歐洲，有

好的吃喝玩樂體驗，我就再辛苦操持

一把吧！這回咱把“詩與遠方”定在

了地中海。

藝術拍賣當然不適合遊輪，因

為遊輪本身有它的藝術品拍賣會。

那這次搞點什麼特別節目呢？我

想起來我少年時代的夢想和“手

藝”——時裝設計，那就搞個迷你

時裝系列，一來為大家助興、增添

樂趣，二來繼續為筆會籌款吧。於

是有了我的第一個正式的時裝設計

和品牌——她用我們住的巴賽隆納

老城區的名字命名，加泰羅尼亞語

L’Exaimple, 意思是“擴展”。

找到了“金剛鑽”
話說為了第五屆歐洲世華筆會籌

款，我想到了少年時代的時裝設計

夢，我從十三歲就開始為自己買衣

服，拒絕我媽代辦這件重要的人生大

事，所以我其實是個“資深買手”，

在當時中國時尚十分匱乏的時代，我

也能盡可能地“搜羅”到一些相對時

髦、和諧的衣衫配飾之類。

但是我開始學習業餘設計、裁

剪、自己動手做衣服，還是跟我媽

學的，雖然做衣服只是她的業餘愛

好，她是物理學教授。大學的時

候，除了給自己，我還為宿舍裡的

小夥伴們設計製作過一些衣服呢。

後來我一直都在關注時尚潮流、設

計師們的每季發佈，還作為“媒體

人”去過幾次“悉尼時裝周”。

可是現在我需要實踐的是近乎

專業的設計和製作，簡單地說，

就是可以拿到市場上賣錢的衣服。

廢話，不賣錢如何為“世華”籌

款呢？我用自己特別笨拙的繪畫

手法，畫了幾張設計草圖，有了

草圖，我需要一個關鍵的靈魂人

物——紙樣設計師，才能把我的設

計理念變成可以裁剪的服裝紙樣。

俗話說“沒有金鋼鑽，不攬瓷器

活兒”，我之所以敢做設計，就因為

我認識悉尼的專業紙樣設計師——曲

紅。曲紅在悉尼很有名，但是她出名

的不是她的專業技能——紙樣設計，

這個只有業內人士知道。她非常出

名，連“業外人士”都知道的，是

她的“歌星”身份。曲紅經常活躍

在悉尼的舞臺上，既可以領唱，又

常表演獨唱，人美歌靚，身材高挑

苗條，是個大明星，偶爾還客串一

下模特。（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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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imple—我的時裝設計故事

這一年的這一月

我的第七十個年頭

在南美

在拉丁美

在亞非拉

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不是旅遊 不屑做客

只拉展五星國旗的四個角

晶瑩的天空之鏡啊 不會顫抖

無有風波

唯水紋映秀

一副副伸展的四肢

一枚枚血紅的心結

看天下

等待解放的世界

那三分之二的人類

巴西的 美國的 葡萄牙的

開口笑了

嘻嘻

那就是Chinese

我們知道Chinese

負責任的

Chinese

踏尋父輩理想之路

烏尤尼之舞

阿爾蒂普拉諾（Altiplano）高原的針茅

山林

千 波

在這種地方穿行

真為命運捏一把汗

不見根系的坦蕩

慣用破碎的山河 俯仰

要麼 揚沙鞭塵

深耕過的 仿若人民公社大鐵

牛狠狠紮過

翻紅溝壑

種過莊稼的 都知道翻得越徹

底 植物越茁壯

藜麥青綠了

它們紮根了

不在越野車並聯的車轍

不在迪枯尼亞默認的道旁

只為長勢自由 草綠漫坡

任氧氣稀薄 遠長和寬廣

一叢一叢 鋼針刺尖

一團一團 風塵烈焰

叫不清披金的奧亞圭火山

我依舊記掛

亞非拉人民大團結

四千四百米

一睹高原冷冽

迫 過路的革命接班人

盈眶熱淚

再也掛不住

喃喃詰問

是誰 需要解放

抑或 Chinese才擁有的沉重

我的靈魂飄散

在這純粹的高原 無需經幡

在不佔青春的歲月

我默默呼喚

（2026.2.1）

也能演奏的千波

在英格蘭留學時的李琳

第1251期(A)

福建⼈管年輕⼥孩⼦叫“
⼩妹”，⽼王和阿宏都是這
麼叫我的。⼆⼗⼆年前，我
們謀⽣的中餐館是英格蘭中
部⼩鎮Leamington Spa的帝
皇閣餐館，帝皇閣和它所在
的這英格蘭著名古鎮⼀樣，
是個同時兼具歷史風味和現
代格調的地⽅。Leamington 
Spa附近的沃⾥克(Warwick)
有英國保存最完好的沃⾥克
古堡，這⾥也有⽅圓⼗⾥最
摩登的品牌店，⼥裝花團錦
簇就像英國夏天，剪裁仄⼩
堪⽐倫敦巴黎的秀場。遊⼈
多⾃然中餐館的⽣意便好，
像是許多遍佈英國的中餐館
⼀樣，帝皇閣的⽼板是⾹港
⼈，帝皇閣也是以粵菜館來
定位的。⼀進帝皇閣的門，
就是滿滿當當兩張清朝皇帝
皇后的朝服⼤畫像。這清朝
的皇帝⼀定不會料到⾃⼰的

官 服 畫 像 在 數 百 年 後 出 現
在英國中部⼀個粵菜館的門
口，⽽能來帝皇閣吃飯的主
顧，進了這門⼜有皇帝畫像
餐館的英國男⼥們，⾃然是
袋袋⾥不差錢的。

帝 皇 閣 ⾥ 吧 台 的 ⼤ 桌
上，⽇⽇都放置著盛開的鮮
花，有時是百合、有時是康
乃馨，餐館的⼥侍應，可以
把有點⼉焉了的鮮花帶回員
⼯宿舍。員⼯宿舍是⼗分簡
潔的⼀間屋，有⼀張床和⼀
張桌，時隔多年我還想起當
年宿舍窗外的景象，那是萬
籟俱寂的夜晚，Leamington 
Spa的圓⽉照著底下清冷的街
道，百合的花⾹在夜晚嫋嫋
婷婷地綻放，似乎夜晚的寧
靜把這沁⼈⼼脾的花⾹也放
⼤了。

和所有有點規模的中餐
館⼀樣，帝皇閣的廚師團隊

如影隨形如影隨形 李 琳


